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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  王舒艺    陈怡皓    李昶宏

少年游：山海行者与东风侠客

相传，这世间有位行者，壮

游山海，逐峰挽浪；亦有一位侠

客，诗剑快马，驭风而行。

二人原本在自己命定的轨道

里生长，直至那个盛夏，他们相

逢在一片无人涉足过的旷野……

那便是故事的开始，始于王

昊宇和常文治，始于年轻的新雅。

序·相逢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

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

垂柳边。

王昊宇，来自甘肃天水，他

憨厚，热爱运动，热爱冒险。他

总是带着心爱的自行车，出现在

成立于 2014 年 9 月 27 日的新雅书院，是清华大学为探索世界一流本科教育而设立的第一所“住

宿制文理学院”。书院以“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文理渗透”为宗旨，推行“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

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本科教育模式。

书院学生在大学入学时不分专业，进入书院后首先接受以数理和人文为核心的特色通识教育，一

年后学生可依据个人志趣自由选择清华各专业方向。学生在大二进入各个专业院系后将获得新雅书院

和专业院系的双重身份，接受双方的联合培养，但是本科阶段的学籍管理、课外学习和生活均在书院

完成。书院成为师生共有、共建、共享的文化场所和公共空间。

在过去近十年的办学探索中，新雅书院在通识教育与书院制教育两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截至

2023 年秋季，已经毕业三届本科生，目前有在校生 429 人，分布在清华 20 多个专业方向。本刊编辑部

与新雅书院联合开办此栏目，意在通过新雅培养的学生成长之路来看新雅的理念和培养方式对学生的具

体影响，由此管中窥豹新雅书院如何持续探索具有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本科书院教育。

前    言

世界各地神秘的角落，以骑行探

索城市的边界。

常文治，来自北京，他文静，

热爱读书，同样热爱冒险。温文

尔雅而又潇洒，两种看似不相容

的特质在他身上融洽地共存。

2016 年 6 月，他们和一个年

轻的书院不期而遇。彼时，新雅

书院只在校内二次招生过两届，

身为六字班的他们是统招的第一

届。面对这个“新”到不能在网

络上查到很多相关讯息的书院，

王昊宇和招生组老师彻夜长谈。

无论是其可以自择专业带来的多

种可能，还是其通识为主的教育

理念，都让王昊宇心驰神往。而

常文治在高考出分后才知晓新雅

书院的存在。经过一番搜索，他

发现新雅有和他一样的偏好——

大量阅读与写作、充满新奇与快

乐。在充满期待的心情中，常文

治憧憬着新雅潜在的探索性，他

开始思索这个新生的学院和即将

踏入大学开始新生的自己。

探索·建设

初到大学，初到新雅，一切

都散发着未知的魔力，连宿舍也

不例外。刚入学时，他们和其他

院系的同学一样，住在紫荆学生

公寓。尽管没有和新雅最早的两

届学长住在一起，但六字班很快

就融合为一个其乐融融的集体。

入学不到一个月，王昊宇和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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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涩的常文治（左）与王昊宇（右），摄于新雅第一届学生节

要有，其他院系没有的我们也要

有”的志气，王昊宇和常文治他

们办了第一届学生节“生逢其识”。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名字，与“生

逢其时”的谐音既迎合了时代潮

流，又反映了新雅特质。各个班

级都很积极地准备节目，而为此

相聚在新雅一楼排演的每个夜晚，

终登舞台的闪亮时刻，也成为了

六、七字班大学生活中最温馨的

回忆之一。

学生节圆满落幕，他们又自

创了庆祝节日——冬至节。第一

年办，其实有些“寒酸”。他们

原本计划在外联的酒店里一起包

饺子，下锅煮了热腾腾地吃。但

奈何酒店不允许，也没有羊肉汤

喝，最后是吃了碗汤圆——“起

码照顾到南方朋友的习惯了”，

常文治调侃道。后来，冬至节衍

生出了饺子选美大会、庙会庆典

治就开始互相窜寝，尽情分享着

探索的新鲜与乐趣。

不过，关于宿舍真正的探索

之旅，要从十北楼建成那天说起。

十北楼，又名“南十北”，

因坐落于清华大学南区 10 号楼北

侧而得名。2017 年年底开始，学

校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宿舍搬迁，

包含新雅全部三届学生在内的两

千余名同学陆续搬进了翻新过的

南区宿舍。从那时起，“南十北”

也逐渐成为新雅的代名词。看着

面前这个名字和造型都有些独特

的新家，王昊宇和常文治心中充

满兴奋和憧憬。

“刚搬进十北楼时，一切都

很新，我俩感觉发现了新大陆，

每天都在楼上楼下上蹿下跳的，

特别快活。”王昊宇调侃道。当然，

对于热爱窜寝的他们来说，“新

宿舍最好的还是楼梯上能坐人，

狭小的宿舍能容纳窜寝的同学。”

从搬进十北楼那一刻起，两

人对这片“新大陆”的探索和开

发就已然开始。一晃四年，他们

也从旁观的探索者逐渐变成开拓

者和建设者。

起初，一层大厅还未铺设沙

发、吧台等设备，只是摆了一排

桌子供大家自习或是聊天打桌游。

某天，王昊宇和朋友一时兴起，

觉得空旷的一楼大厅不应该只能

用来自习，便把 103 的投影仪搬

出来，在大厅里组织了一次电影

放映，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后来变成了一种习惯，每周都放

一些可争论的电影供大家欣赏。

于是，放电影成了新雅六字班的

习惯和集体记忆。

新雅楼的便捷不限于此，同

学们可以随时下楼开会、讨论，

又能举办一些小型派对，全院同

学一起快乐。“最重要的是宿舍

靠近了，人和人的距离变小了，

这一栋楼有家的感觉”，常文治

温和的声音令人濡湿了眼眶。

在他们的努力下，不只是新

宿舍一天天变得像家，新生的新

雅书院也在逐渐成长为一个真正

的大家庭。

在清华，院系学生节是大家

心目中的盛事，也是一个院系凝

聚力和文化特质的集中体现。然

而，在三年发展里逐渐成熟的新

雅，却还未拥有属于自己的学生

节。秉持着“其他院系有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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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环节，但回想起来第一次依然

是“完美”的。只因在萧瑟飘雪

的冬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喝谈

笑，即便没有现实中的炉火，也

颇感暖心。

“在新雅的建设期，你做了

一些事情，它很快就会有些成效，

你很容易感觉到一种小小的成就

感。”王昊宇说道。他们自建了

新雅电台，挤在一层小小的讨论

间里，讨论每一期电台想讲述的

内容，然后录音，定时发布。他

们还办过《孟子》读书会、《莎

士比亚戏剧》表演，王昊宇和常

文治用一种“探索永无止境”的

精神，在自身成长和新雅建设中，

发光发热。

相伴·读书

新雅对于他们而言，就像霍

格沃茨城堡一样值得去探险。这

种探险，不止体现在楼宇从无到

有的建设过程中，还体现在课程

体系和社工体系的不断健全中。

新雅通识课的特点是大量阅

读与写作，每上一门课，书桌上

便多好几本经典书目。老师推荐

的书目实在太多，桌子自带的置

物架之外，他们每个人都买了一

个书柜。渐渐地，小书柜也都放

满了书，每次找书都要大费周折。

但常文治敏锐地觉察出了生活的

小确幸，他说，“那些细数着书

页翻过的日子，至今想起来都泛

着金光。”

王昊宇对此的反应则要“搞

笑”许多，他讲起换宿舍搬书的

趣事来。因为书太沉，他们不得

不分批次搬运，费了很大力气。

搬完后看着变狭小的宿舍里，四

个人的桌上、地上甚至床上都散

乱地堆着各种各样的书，他很是

感慨：“好像当时以为的压力都

没那么大了，其实老师都没让读

完这些书目，不过看到自己的宿

舍到处都是书，还是有一种近乎

‘书香门第’的自豪感。”

有些书他们读过很多遍，比

如汉译经典名著系列，常文治大

一、大二上了两遍《逻辑与道德

推理》，大三、大四成为了这门

课的助教，现在这套书还放在他

的研究生宿舍。休谟的《人性论》、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约翰·穆勒的《功利主义》……

常读常新，在人生不同境遇重读，

理解了那些名家不同的道德标准。

而伴随着他们对文本进行建构、

解构再重新建构，他们竟然悟出

了一点对通识的理解。

王昊宇在深挖文本的过程中

不断训练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同

时通过文本的阅读与积累，提升

了自己的人文素养。他想，这大

概是通识课想通过大量阅读给自

己作为一个理工科学生的提升。

清华 112 周年校庆，王昊宇于大礼堂前 常文治准备大二女生节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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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石头过河”，就这样一步一个

脚印地度过了堆满各种问题的初

生时期。新雅如今完备的教育体

系，离不开六字班的建议、抗争

和坚持，他们也在此过程中，成

为有凝聚力的集体。

共进·体魄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

只似无。

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

五单于。

他们在仰观通识之大，俯察

大地之广中，体会无数次心心相

印的瞬间。

他们的默契，不是拥有完全

相似的爱好，而是在不同的爱好

中隐含着相同的热爱。常文治喜

欢跑步，王昊宇喜欢骑车。

常文治喜欢跑三千米。“他

跑起来我根本追不上”，王昊宇

调侃道。

王昊宇喜欢骑车闲逛。“他

有一阵喜欢半夜出去骑车，说是

因为北京和新疆的时差有点大，

适应不过来。”常文治笑着说。

于是就这样，他们在体育的

广阔天地里开启了各自的探索。

有时，他们会一起参加阳光长跑，

一起感受随风而动的速度和节奏，

让耳畔的风声与颊边的汗水记录

下共同的回忆。但更多的时候，

他们会在不同的赛道上挑战自己

的极限，尽管常常只能独行，他

们也乐在其中。只是现在回想起

来，从没一起骑过车对他俩来说

大概确是一件憾事吧。

光阴变换间，热爱体育的二

人如同江湖相会的知己，未必共

事，但心尚同。

深耕·洞潜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

战渔阳。

时至今日，他依然坚持着阅读的

习惯，考古、历史类书籍是他最

近的最爱。

而常文治则是认为通识课让

自己能够通过阅读寻找新的兴趣

领域，在其中探索畅游，有一种

满足感。他总是选一些“新奇”

的课程，比如青锋老师开设的《建

筑与城市文化》。这门课与他的

本专业没有多大关系，但他乐于

为此投入大量时间阅读中外建筑

史、搭建理想住宅的模型，而这

种探索式的学习方式也成为他认

识世界的方法。

正如他们读的《失去灵魂的

卓越》里写的那样：未来你可能

会忘掉知识本身，但是课程带来

的思考和思想，会有一种魔力，

随你走完整个人生。

他们一边认真听课写作业，

一边又汇聚起整个年级的意见和

院系学工组织沟通，尽可能地通

过学生自身的想法来帮助书院建

设和完善教育体系，也尽量地将

同学们的期望落到实处。

常文治说，这个过程就像

DNA 的双螺旋一样，在院方和学

生两条线的相互交缠中，书院的

教育体系一点点得到完善。此中

也许会有一些沟通的问题或者理

念上的冲突，但正是这些碰撞和

交互，让新雅的前行方向逐渐导

向正轨。

书院和六字班新生们一起“摸

成为辅导员后的王昊宇（左一），摄于新雅第五届学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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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

侠骨香。

本科毕业后，王昊宇和常文

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参与学校的

硕士项目——“深耕计划”。“深

耕计划”给予参与者两个选择：

一是前往基层党政部门工作，二

是赴海外“一带一路”沿线中资

企业或国际组织工作。

王昊宇觉得自己大概是受到

新雅推崇的“专业交叉”的影响，

希望在读研究生之前能去体验不

同地域不同工作的生活，静下来

思考自己漫长的人生。因此，他

选择到位于秘鲁的中国水利电力

对外公司工作锻炼。

而常文治则选择了奔赴基层。

在和王昊宇聊到深耕计划时，常

文治想，学校和党政机关 1+1 的计

划和自己经济学、法学双学位的

专业背景很贴近。同时，能去基

层待一年，去了解中国基层社会

的真实情况，对自己来说也特别

难得。

于是，两个小伙伴又各自踏

上了两年深耕之旅，各自奔赴神

秘而鲜活的另一场山海。

“两年工作经验给我带来最

大的影响，是让我抛弃了不切实

际、偏离现实的幻想。”

直面现实的两年里，王昊宇

在拉美一个偏远的地区负责一个

小项目，项目中只有他一个中方

人员，因此负责跟国内和分公司

对接的所有事情都是他在做。当

时能真切感受到在海外工作出现

的问题。第一是语言上，因为秘

鲁是一个非英语国家，和中国的

联系并没有那么深，在合作中会

遇到很多问题，包括中国故事怎

么和他们讲，他们能不能听懂等。

“这确实是我比较少的在非

英语国家呆那么长时间的经历，

那边的英语普及率非常低，而且

他们讲的英语我也听不懂。”

遥远的城市，匮乏的物资，

王昊宇后来每天的工作是在工厂

数螺丝。他并不觉得枯燥，他在

那些日子里，一下班就捧着西语

书学新的语言。晚上很早就熄灯

了，那一个个黑夜并不难熬，他

在那些夜晚里思考人生、思考未

来，在静谧无边的黑暗里和世界

对话。

“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很少

再有这种相对安静的时光了，所

以我经常出去骑车、旅游，试图

找回与世界对话的感觉。”

常文治最初一年在学校办公，

此后，他去了四川眉山的青神县。

适逢总书记要来四川考察天府粮

仓，可能会选中青神县，大家年

初便开始做农田改造相关准备。

他说，“可能只是恰巧遇到了大

事件，但我个人只是作为大事件

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而已”，更多的，

他是作为街道分管农业农村的工

作人员，处理很多琐碎的 23 个村

落的涉农事项。

有一次某个村加固河堤导致

断水已连续两天，当地村民望着

日渐干涸的农田焦急万分，匆匆

打电话叫他们过去处理。他便在

大坝附近，从早站到晚，给前来

询问的乡里乡亲答疑、劝解；村

里有养猪养鸡的人家，闹猪瘟、

闹禽流感之类的问题时，他最是

忙碌，要紧盯着大户的资质与卫

生问题，不过关的做工作劝停止

养殖、联系养殖场转移走，以防

疫病爆发在村里蔓延。

“都是很细碎的事情，但是

也确实能感觉到，你做好一件事，

农民都能够高兴一点。”当然更

现实而心疼的是，常文治发现老

人不花钱、怕生病，饮食结构只

有素的，为了供孩子上学只有自

己吃苦。他们也把这些问题一一

向上反映，希望能够慢慢地解决，

这里的人民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深耕两年里，两个人发生了

大大小小的变化。在秘鲁工作的

王昊宇晒黑了，但黝黑的皮肤下

沉淀着的，是达观的生活态度和

全新的自我认知。南美漫长的黑

夜没能吞噬他的勇气，他坚持读

书、思索，在逆境中昂起头颅，

用黑色的眼睛寻觅着光明。而在

川西平原的边缘，在青神的竹林

深处，常文治在日复一日的躬耕

中褪去了青涩和书生气，收获了

朴实与责任感。和村民一起生活

让他逐渐明白：千头万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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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

他们在深耕中收获了对人生、社会、世

界的深刻思考，他们俯身于大地，扎根于泥

土，从细小的角度，窥探生活的真实。而人

生新的前行方向，也在日复一日的深耕和洞

潜中，悄然展开。

结语·远方

从南到北，春来秋往。转眼间，望着崭

新的十北楼浮想联翩的日子，已是许久之前。

新雅六字班毕业时，同学们互相起了雅

号。王昊宇和常文治分别被封为“山海行者”

和“东风侠客”。行者无疆，无论是骑行穿

过一座座陌生的城市，还是跨越山海奔赴地

球的另一端，都折射出一个行者用脚步丈量

世界的执着；侠者高义，无论是从无到有一

点点建设初生的新雅书院，还是扎根竹林深

处履践为国为民的担当，都宣示着一个侠客

达则兼济天下的襟怀。行者与侠客也许走着

不同的路，但他们心中有同一片江湖。相视

一笑，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想起故事开始的那

个夏天……

时间回到 2016 年，作为新雅统招第一

届的六字班初入清华，他们选择将年级公众

号命名为“雅致四方”。这是一个饱含豪情

与诗意的名字——雅人新至清华，来自九州，

归于四方。在王昊宇和常文治身上，我们能

真切体会到这种豪情与诗意。他们像行者和

侠客那样，站在山巅与文明的日月星辰对话，

潜游海底与众生的江河湖海晤谈。从新雅书

院这片旷野延伸出的道路，把他们不断引向

更多的可能。冥冥之中，他们和六字班公众

号“雅致四方”一样，在探索里悄然成长，

在成长中奔赴远方。

王昊宇（中）和可爱的秘鲁国宝羊驼

常文治（左二）在青神县入户调查

王昊宇（左一）与同事在秘鲁利马骑车，拍摄于Chorrillos 山顶




